
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演化及发展策略 —— 以广州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摘 要] 近年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科学

探析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未来发展路径，对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协调，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空间集

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影响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格局形成。以广州市560个文化创意产

业园数据为基础，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及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科

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2年间，广

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大幅增长，并逐渐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

发展格局；（2）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椭圆重心移动路径整体为“西南-东北”走向，整体空间布局具

有明显的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且空间集聚态势明显；（3）文化和环境因素对广州市文化创

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影响明显，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4）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

后续应从空间格局、数字赋能、政策保障等方面进行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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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1]。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广州市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以期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形象[2]。据统

计，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720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8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从4.67%上升到6.2%，俨然已成为引领广州市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然而，由于起步较晚，产业发

展时间较短，目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影响着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格局形成[3-4]。因此，科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

化规律，分析其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协调健康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

创意产业园发展规划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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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产业关注度的提高及空间分析、统计工具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

因素越来越受学者们的关注[5-8]。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化产业竞争力[9]、文化品牌建设[10]、文旅

产业融合[11]、文化创意模式演化[12]等方面，关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的研究较少

，又多是在同一年份下开展的，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和长时间序列分析，无法准确刻画出广州市文化

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侧重于交通可

达性、成本、市场规模等因素的传统经济区位理论已无法全面解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时空演化特征[

13-14]。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区位选址影响因素仍有待研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综合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从空间分

布数量、空间分布模式、空间分布趋势三个角度，科学探析广州市2005年、2010年、2015年、2022

年四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并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特征，科学选取区位选址影响

因素，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以期为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由于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内涵界定和类型划分尚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

类》及《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以下称“蓝皮书”）的相关定义，将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内

涵界定为：以“文化、创意、科技”三者深度结合形成的产业集群。同时，根据蓝皮书发布的文化产业

分类以及前人对广州市的相关研究[15-16]，在主要考虑园区内部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生产

条件的产业归为一类，故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可分为文化传媒类、文化科技类、文化休闲类、综合

性文化类四大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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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参照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涵的界定，利用中国文化创意网、前瞻产业园区库、企查查等

网络资源获取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据信息，包括产业园名称、地址、类型、建立时间、入驻企业

等，然后根据政府公布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对数据进行补充完善，共获取有效文

化创意产业园数据560个。根据获取的地址，利用高德地图Web服务API进行地址解析，获取经纬度信

息并导入ArcGIS软件进行空间点位落位。

其他辅助数据包括广州市历史文化景观、旧厂房、仓库、地铁站点、学校、科研机构等空间数据，均

通过高德地图Web服务API爬取获得；文体旅财政支出、科研财政支出、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等数据

由统计年鉴获取。

（三）研究方法

1. 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本文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科学探

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情况。相关研究方法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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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演化驱动因素研究。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既可以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也

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耦合性，来探测两个变量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17]。因此，本文采

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模块和交互作用探测模块来识别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主要驱

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三、 结果分析

（一）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演变

1. 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大幅增加，综合性发展趋势明显。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

呈现出不断增加趋势，由50个增加至560个，增长近11倍（见图1）。2005年文化创意产业园仅有50

个，主要分布于白云区、天河区、荔湾区等中心城区，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广东才华文化创意园、18

79设计创意园（见图2）。2005-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增加，由50个增加到282个

，增幅近464%，白云区、番禺区、黄埔区成为了主要的增长地。“十三五”期间，中央对文化产业日趋

重视，各项政策相继出台，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评比活动纷纷举办，2022年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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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60个，广州市文化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空间上也逐步向东部和北部拓

展，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等非中心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增长。

从类型上来看，综合性文化类产业园是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主要类型，占比达44.64%，其次是文

化科技类（31.07%）、文化传媒类（16.61%），文化休闲类占比最低（7.68%）（见图1）。研究时

段内，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均处于增加状态，综合性文化类数量增长最快，由2005年的18个增长到

2022年的250个，说明广州市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园更多往综合性方向发展，即具有相似生产条件的文

化创意企业相互吸引、相互关联，自发聚集最终形成产业园区。

2. 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集聚分布特征。通过对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

意产业园的最邻近指数的比较分析，可知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经历了由随机分布到集聚分布的发展

历程，且集聚度呈现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见表3）。2005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最近邻指数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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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均最邻近距离为2686.61m，整体呈现出随机分布状态；后续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的增加，

2022年的最近邻指数达到0.50，平均最邻近距离也缩小到865.38m，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园间的空间距

离不断缩小，呈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且具有进一步集聚的发展态势。

由核密度分析可知，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主要在中南部出现聚集（见图3）。随着政策与区域协调

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核密度高值区涌现，并不断衍生出多个中密度和低密度聚集

区，集聚范围在研究期内显著扩大，逐渐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发展格

局。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核密度峰值不断增加，由0.24个/km2增加到2.02个/km2，

且增长幅度也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在广州市快速发展。从空间分布上看，广州市

各行政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核密度的高值区均位于广州市中南部区域，即白云

区、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等中心城区。2005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天河区聚集形成了第一大

热点区，白云区为次一级热点区，但随着后续发展，白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不断增加，成为第一

大热点区。相比之下，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等非中心城区高值区多为离散的低值区，文化创意产

业园呈现出较小的组团聚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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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类型来看，四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均从分散或随机分布状态变为聚集分布状态，其中聚集

最为明显的是文化休闲类，平均最近邻指数由3.41下降到0.72，平均最邻近距离也由13140.75m下降

到3457.89m，聚集程度不断增强（见表4）。从核密度分析来看，文化传媒类、文化科技类和综合性

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相同的空间扩散趋势，即核密度高值区以中南部城区为核心节点向四周辐射扩散

，但东部和北部区域仍处于较分散的组团聚集，文化科技类表现最为明显，由随机分布变为聚集分布

。而文化休闲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则出现较为零散的空间扩散趋势，核密度值由0.07个/km2增加到0.32

个/km2，如增城区的1978文化创意园、黄埔区的印象黄埔文化创意园（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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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中南部区域为核心，逐步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由不同年份的标准差椭圆和平均中心可知（见图

5），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标准差椭圆长短轴长度均变长，即整体处于离散型扩散状态，且长短

半轴的扁率不断增大，表明区内扩散的方向性愈发明显。从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可知，椭圆囊括了

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全部范围，只涉及从化区南部和增城区西南部部分区域，说明文化

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偏好。标准差椭圆方位角由2005年的171.03°增加到2015年的172.23°，

再降低到2022年的165.89°，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基本保持西北-东南的分布态势。椭圆重心移动路径

整体为“西南-东北”走向，移动速度呈现“增加-减少”的趋势，即2005-2010年重心向东南移动了0.74km

，说明该时段在番禺区和南沙区等南部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增长；2010-2015年重心向东

北移动了2.02km，2015-2022年重心持续向东北移动1.78

km，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布局有明显地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

（二）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析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度融合性三大特征，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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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了要获得区域经济、人才、政策福利等方面支持外，自身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文化环境

基础，才能形成具备一定规模集聚的产业园区。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上述广州市文

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从政策因素、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和人才因素四个维度，探析广

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异影响机制。

文化产业政策不仅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还能形成一定的导向，吸引社会资本流向

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政

策的导向，因此本文选择“文体旅财政支出”和“科研财政支出”作为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

布的政策因素。历史文化底蕴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与其所在

地的历史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广州市有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是通过挖掘旧厂房、仓库的历史和发展

价值而建立，因此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景观数量”和“旧厂房、旧仓库数量”作为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

业园空间分布的政策文化因素。在环境因素中，本文选择“交通可达性”和“风景名胜数量”作为影响因

子，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需要依托便利的公共交通，便于消费者、创意人才和原

料供给等能便捷到达园区；另一方面是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容易激发人的创作灵感，吸引创意人才，如

杭州西湖附近就聚集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就是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建立在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附近，可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共同发展。因此，本研究选择“学校、科研机构数量”

和“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表征人才因素。

1. 分因子探测。从分因子的探测结果来看，四个维度下的8个驱动因子对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

空间分布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图6）。其中，历史文化景观数量（0.606）和旧厂房、旧仓库数量

（0.597）对其空间分布解释力相对较大，即文化因素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具有历史文化

内涵的区域，能够吸引创意人才、企业聚集，最终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园；而旧厂房、仓库等由于具有

交通便捷、基础设施齐全、租金低廉、空间开阔等优势，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产业园区，如羊城

创意产业园就是在广州化学纤维厂旧址上创建的，1978文化创意产业园是通过对增城区原糖纸厂及周

边旧厂房、旧仓库进行创意性开发改造。交通可达性的q值为0.558，解释力排在所有因子中的第三，

即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对交通的要求也较高。一方面，成熟的交通有利于创意企业原料、产品

的供给与运输；另一方面，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核密度高值区集聚在中南部的中心城区，这些区

域地铁干线密集，交通可达性高也有利于消费和工作群体聚集。文体旅财政支出（0.457）在一定程

度上也解释了政府政策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趋势的影响。在2021年广州市各区的对比中，海

珠区的文体旅财政投入总计37941万元，位居全市第一，而从化区仅投入8666万元，两者的文体旅财

政投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差距。相较之下，人才因素中的学校、科研机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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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6）和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0.172）在所有的驱动因子中的解释力较低，说明当前广州市文化

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对于人才的依赖比不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四大因素共同作用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其中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所起的

作用较为明显，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作用相对较弱，四者共同推动“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

聚集”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

2. 交互作用探测。将四个维度下的8个驱动因子进行两两交互分析，得出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

型两种不同的交互作用，并没有相互独立起作用的因子，说明不同驱动因子交互作用对广州市文化创

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的作用力（见图6）。在所有的交互因子中，共有9对因子的解

释力大于0.500，其中旧厂房、仓库数量与交通可达性（0.771）、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与旧厂房、仓库

数量（0.712）、文体旅财政支出与交通可达性（0.644）、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与交通可达性（0.611

）4对交互因子的解释力较高，且为非线性增强型，说明旧厂房、仓库数量、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交

通可达性4个因子的交互能够显著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因此，后续在推动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不断给予政策、经济支持，也要重点关注交通便捷且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旧

厂房、旧仓库，充分利用工业文化和老旧资源进行存量更新，在保留传统工业园区原有风貌的同时，

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业态。此外，尽管人才因素的单独解释力相对较弱，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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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其与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仍然是推动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选址应尽量选择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周边，借助其优势资源实

现共同发展。同时，政府或开发商应该打造基础设施配备优良和生活环境舒适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吸引文化创意企业和人员，从而实现产业的空间集聚。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对2005-2

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及驱动因素进行科学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差异较大，集聚程度不平衡。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总体保持“中南

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发展格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社会偏好，即海珠区、荔

湾区、越秀区、天河区等核心城区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优选地和中心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市

文化创意产业园有明显地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且各文化创意产业园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

呈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

（2）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向综合性和数字化转型方向发展的趋势。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中

综合性文化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占比较高，同时文化科技类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增长速度较快，文化创

意产业亦有向科技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趋势，后续应积极推动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向数字化转型。

（3）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是政策、文化、环境、人才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布局起着明显作用，历史文化景观数量、旧厂

房和仓库数量、交通可达性三个因子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强，但政策因素和

文化因素在驱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亦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

由于数据获取的有限性，本文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产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用地规模等分析，

后续需继续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

（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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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针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明显、不同文化创意产业类型发展针对性

不足等现状与问题，提出以下后续发展建议：

1. 构建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格局。根据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情况，构建出广州市

“一核两带三点三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发展格局（见图7）。其中，“一核”为中南部文化创意核心，

即文化创意产业园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具有较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以此作为核心引领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两带”分别为以珠江为连接的珠江文化创意产业带和东西走向的东西文化创意产业带

，连接核心与三大节点；“三点”分别为北部文化创意节点、东部文化创意节点和南部文化创意节点，

均为文化创意产业园聚集程度较高的区域；“三区”主要为东北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区、中部文化创意

产业提质区和南部文化创意产业潜力区。同时，对三大片区提出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导向。东北

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区主要包括从化区、增城区和花都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差，并未形成集

聚程度较强的空间区域，建议重点挖掘区内文化底蕴，以文化传媒类和文化休闲类产业为发展导向，

依托优越的旅游资源实现文旅融合发展。中部文化创意产业提质区主要包括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

、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已形成较强的空间集聚，建议后续以文化

科技类产业为发展导向，依托已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南部文化创意产业潜力区

主要包括番禺区和南沙区，文化创意产业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潜力较大，建议后续以文化科技类和

文化休闲类产业为发展导向，挖掘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点，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组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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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错位发展。当前广州市各区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集聚程度不平衡，产业先天优

势、发展阶段不一，应在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发展格局的引导下，依据各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基础、发展偏好和发展优势，明确各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协同发展、错位竞争的空间格

局。广州市各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建议见表5。

3. 数字赋能园区升级转型。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应充分发挥其雄厚的数字经济基础

，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通过关键技术研发、数字文化融合创新等方法，以园区

为重要载体，推进广州文化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文化创意园区数字化转型顶

层设计，制定相关园区数字化建设标准，从高位进行谋划发展。另一方面，引育壮大文化产业园区数

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大数据平台，为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撑，丰富

园区活动形式，营造数字化良好氛围。最后，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围绕文物活化、

古建筑数字化等，打造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链。

4. 强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政策保障。一方面，加强旧厂房、旧仓库等存量更新方向的政策引导

和奖励，鼓励城区旧厂房、旧仓库等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方向推动。充分学习借鉴1978文化创意园、

红砖厂创意园等旧工厂改建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以存量更新的方式促使城市历史建筑、

旧厂房、旧仓库在保护基础上实现再利用。另一方面，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政策。对于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基础好、产业化程度高的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等中南部核心区域，要积极培育文化

创意人才，营造良好的文创环境，形成更具规模化的产业集聚，发挥龙头作用，辐射带动全市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差、产业化程度低的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等东部与

北部区域，要给予适当的政策资源倾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创意人才引进，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式充分发挥政策因素的驱动作用，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地区的区位吸引力，不断缩小

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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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An Empirical Study of Guangzhou

ZHOU Rub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become the pillar industry for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Guangzhou continues to increase, problems such as

un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erceptible spat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persist,

affecting the city’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urther the formation

of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560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n Guangzhou, this study uses spatial statistics such a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to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n the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 ( 1 ) From 2005 to 2022, the number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in Guangzhou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growth, forming a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being dense in the south-central part with discrete clusters of parks in the east and north.”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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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all elliptical movement path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in Guangzhou follows a “southwest to northeast” direction, indicating a clear trend of expanding to

the east and northeast, with an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state. ( 3 )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Guangzho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those driving factors are more visable.

( 4 )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development in aspects such as spatial patter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policy

guarantee.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 ; cultural industry ;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 evolu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mode ;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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